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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女
———一个性变异者坎坷传奇的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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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弱势群体的呼唤（代序）

１



!"#$%&!’()*+,-./0123.#$*0423.
5678*9:23;<=>?’/.@A*9:23;<BC?D
E?FG.H:I

JKL*MNOPQR.STUVWXYZ[*\]^_‘a
bcdefcg.hijkjl.m*nop/qrstuvwx
hyz{|.C}~* 2�abH������!’��.l/*
�a���cg���-��cguv|{.��*�����.
���Z6H.��*������ ¡2¢[.££=>¤¥¦
t§¨©p/qZ§Kª#$t�’«¬�­®¯’/cd.°±
=>²*t³´.=>o*/µ/¶·¸¹.º»c¼½ª³´.*
2�¾¿��d<cuuv|{À[.��*K¿��=>.�Á
ÂÃ.Äº;2.u6ÅÆ&.ÇÈ© t�’ÉÊYT²*/3Ë
ËÌZ�/ÍZuv.ÎÏÐÑ*ÒÓw��-+/ÔÕÖ�×.
()©

ØÙ=>ÚÛÜÝ/.ÚÛÞAß9_’àvá-.ÇÈ*¾
âãäå0123.78æ*ãç¼>èéZ23!‘¯Õêë.
HL*!‘¯Õìíîï.ðñòó© 23.BC!‘ôõÕöC
÷Þ*23.FG!‘øùÝú©ûüý*23�þª!’aBÿc
¯!Î.àv*½ª!’"#Å¯/!Ï.àv*23¯Õ$$-
-"%/3&’.ë()*©23�þþ+¿,-./CÝ01*2
3,+¿.ªH:Ý��Äº�41åË/.#$o©_2ªJ3
_4n.äåÞ5©

作 者

圆园园圆年苑月圆园日

２



第一章

龚苟又老又丑，老得像一株枯裂的槐树，丑得像一堆被屎螳螂

翻乱的牛屎。王巧芝水灵美丽，水灵得像棵才冒头的嫩葱，美丽得像

一朵刚绽开的鲜花。

谁敢相信圣洁而令人神往的爱情居然会在他们之间萌生？耳听

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为举办个人画展，龚苟回贝州取藏画来了。当她得

意洋洋地挽着娇嫩的王巧芝大街小巷满贝州城转悠时，那一老一少

依偎爱恋的样子，由不得你不相信。

龚苟由于生理变性，早已奇闻满城丑怪彰世。此次露面膀挽娇

娘，众人哗然，消息风卷，昔日那些不敢正眼看他丑容的汉子，那些

听说龚苟一来便如躲虎狼的姑娘，那些稍不听话父母便说“龚苟来

了”一时吓得屁滚尿流做恶梦的孩子，似乎全都忘了以前的恐惧，空

巷而出追逐围观，如同追睹哈雷慧星。

龚苟远出广州以画发迹人们早有耳闻，如今风烛残年竟获美人

爱慕，故里人前自是荣耀，他本来就是个喜欢张扬的人。尽管挽在胳

膊上的美人面冷如霜不声不响，他却似乎用不着考虑她乐意不乐

意，只要遇上熟悉的人，总抑制不住心中喜悦，将羞于见人的美人往

前一推，高声介绍：“这是王巧芝小姐，芳龄二十八，秦皇岛人士，大

学本科新闻系，老朽的未婚妻。”老朽不老朽，贝州人皆知，实际年高

近八十。他在广州自称八十五，反正髦耋之年无人疑，最后总忘不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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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上一句：“ 老夫配嫩妻，老朽可算得上古往今来排老二呢！”如同

世界大赛夺金争银。

让人不解的是，从来只争第一不甘落第二的龚苟，居然一改昔

日争强好胜秉性甘居榜眼。

熟人不免要问：“你居第二，谁居第一？”

龚苟答道：“当然是齐白石，他九十好几才娶二八女。”

这大概是指齐白石老人与鬼城丰都姑娘胡宝珠的姻缘之事，那

真算得上老夫嫩妻恋如胶的典范，特别是胡宝珠对于白石老人后半

生艺术创作的贡献，更是人们传颂的佳话，“白石素描凤凰飞，宝珠

精绣白鹿跃”、“白石画中华瑰宝，宝珠贤助齐度法”⋯⋯，连篇颂词

早已铭刻人心。事实上，白石九十几已作古，岂有作古还娶妻！不知

已是画界名流的龚苟是真不知还是装糊涂，也许他虽有好胜秉性却

还无超一代宗师的狂妄吧。画作如此，娶妻之事也如此。

龚苟和王巧芝一过，卷起议论纷纷扬扬。从龚苟的为人直议到

他们被子里的事。

“死老鬼，儿孙满堂还做缺德事。”

“嫩鲜水灵的姑娘叫这丑怪糟踏了，日后还怎么见人！”

“谁家女儿这般贱，图钱图名也不该图到这丑陋无比的老鬼身

上啊！”

“嘿嘿，水灵灵的姑娘躺在这丑老头身旁该是什么样？”

“龚苟到底还行不行，别叫人家姑娘欲火烧起没法灭，哈哈！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，太监不也是满堂妻妾，摆设装门面嘛！”

“是啊，有个嫩妻伴着就行了，手上有感觉不也挺好的嘛！”

“难说，别人七八十没能耐，龚苟能从一个男人变成女人样，能

把一张俊脸变成铜盆大，难道不能变得有能耐？”

“这种说法有可能，据说他那铜盆大脸皮下储积下来的全是雄

性激素，兴许有个姑娘来耗一耗，大头能恢复原来的俊模样呢！”

“四十多年没跟女人睡，精力全存在这张脸上了，用一点耗一

点，亏你想得出来，我怀疑他还是不是男人呢援援援援援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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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啊，都说他两个老婆就是因为他变成女人才走的，他怎么会

四十多年后又雄风再起？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再不可能的事对于龚苟也有可能，五更鸡（双性人）白天是女

人晚上还能变成男人，谁保他不再把自己调配成个双性人呢！”

⋯⋯

俗语有”吃在广州，死在贝州”之说，吃固然让人有十分甜美的

感觉，而死亡不免总给人以恐怖之感，尽管贝州棺材不但大而且造

型美，愿意早早使用它的人是没有的。而龚苟曾向人自我介绍，他就

是贝州棺材和广州美食的结合体，他丑在贝州而美在广州。真不知

道说的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画。丑形人在人们眼里的感觉基本是一

致的，他也不例外。

据他自己讲，他到如今还无法单独上饭店吃饭，饭店的人不让

他进去，怕他的样子吓跑了客人。偶尔求得街边小食店一碗米粉，总

要比别人多交两块钱。初时他不明白是何道理，当看到人家将他使

用过的碗“叭”一声摔碎在地上时，他明白了。但他不惊不气。这辈子

他经受的侮辱何止这些？他会下次再来，直到别人用鞭子将他赶出

门去。他初到广州时也无法乘巴士，司乘人员见到他这副模样，死也

不肯停车开门。有一次在三元里站，他拦住一辆巴士大骂一通，可人

家还是没让他上车。

这次回来，他向人讲了一个发生在三元里立交桥下的小故事：

说是一个夏天的深夜，他穿了一条雪白的连衣裙在三元里立交

桥下散步———自从身体女性化后他就喜欢这样打扮，凡少女间流行

什么时装他就穿什么，流行什么香水他就喷什么！因为如今的他已

经很有钱，他的一幅三尺风竹画被人叫价高达数万元。夏日是女性

展示风姿的最好时节，龚苟揣着一颗永远不老的少女之心，不倦地

去展示自己认为很女性化的身段，他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穿上时髦衣

裙在住地附近转一圈。当然，白天和节日之夜他是不会盛装出门的，

他讨厌侮辱性的围观，所以往往选择在深夜出行。他不在乎没人欣

赏，他很善于自我欣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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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天深夜，他走过立交桥下的深处，竟然招来一个欲火焚身的

尾随者，误将他当成了暗娼。

“喂，（找）耍？”那人捅了他一下腋窝说。
龚苟没有答话也没有回头，扭身躲开他，那家伙不知好歹，像一

条饿狼般忽而左忽而右地调戏他。他扭头拍开那不规矩伸过来的

手，尽可能地将那张他自己也认为不能见人的脸扭开。可那家伙硬

是不死心，急步向前正面拦住龚苟，想一下将他抱进怀里，岂知抬头

一看，“哇”一声惨叫，扭头狂跑。

“我怕他会吓死，他肯定会吓死的，他以为真的碰上了恶鬼。”每

每说到此时，他总是十分歉疚地说，“我实在无心吓人，也不想恶作

剧，实在是管不了这颗心。”

自从那次把人吓了，他不再深夜独自出门，而将那张脸深深地

收藏起来。

这是一张什么样的面孔啊！像倒置着的一个放大了的深秋酸

柚，长斜了，青黄的粗皮上满是不规则的斑疤，尸蜡色的沉积脂肪足

有三四公分厚贴在脸上，却只贴到嘴上就断开，在脸颊上凸出两团

惨白的大瘤球，将尖削的下巴深深埋在瘤里。他那比常人宽两倍的

巨额下仿佛没有眼睛，只有细心人才能从那把扫帚似的粗眉下发现

两个花生粒般大小的小圆孔，这是他不间断地用只涂眼药膏的小石

杵捅出来的，他的眼球就深深地藏在小圆孔里面，艰难地从深洞里

往外搜索光亮。只要半小时不用石杵捅眼，那三四公分厚的脂肪很

快会盖下来，，粗眉下又变成连小洞也没有的脂肪层。这张脸实在难

以描绘，若是有人想了解得更形象，可用四分公厚带厚皮的猪肉往

脸上贴，只需贴到鼻端，再在上面用粗墨扫两撇成眉毛，眉毛下没有

眼睛，也没有睫缝，这就有些接近了。但还不能算像，因为形稍近而

神相悖，他的神态活人装不像死人又不太像。

尸蜡般厚厚的脂肪层将他的面部皮肤极限绷紧，因此他的脸上

找不到一丝皱纹，人类丰富的面部表情在这张脸上完全消失了。在

这张脸上你无法读出喜怒哀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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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留着两尺多长的头发，染过，黑得发亮。只有从来不及染的发

脚看，才能发觉这头发本来是花白的，八十岁的老人头发不疏不脱

只是花白也够让人羡慕的。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，扎一个

少女型的扫把尾，在头顶上别一个耀眼的喷洒过香水的蝴蝶结之

类。这模样加上变性时隆起的一对比女人还女人的乳房，比女人还

女人的细腰，穿上少女时装深夜里独自四逛，饱狗也犯馋啊，何况那

活蹦乱跳的后生。若是没人和他打照面，从身后看，怎么也是个让男

人不得安宁的角色。

只有在心理上，龚苟才真算是个自由人。他才不管别人怎么看

他，怎么指责他，怎么辱侮他、欺负他、迫害他、殴打他、关押他。他总

是像没感觉到这一切灾难似的我行我素，想怎么变就怎么变，想怎

么乐就怎么乐。也是凭着这一点，他那被人无数次摧残的身心和满

是伤痕疾病的身躯，不但安然度过了近八十年，还要在高龄续娶嫩

妻。

龚苟不是圣人，也不是神，与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性别的变异。

不过，这也是后半生的事了，要说他的出身，可以说是一般而又不一

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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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

龚苟的父亲龚金贵原籍广东顺德，后来独自流落到贝州来给人

当伙计。只因好赌，手头上有几个小钱就往沙街的赌馆跑，赌输了赌

赢了都有出格行为，老板只能将他辞掉。为了活命，他不得不挤到樵

家巷来搭个板皮屋，干起捞大水的冒险营生。

樵家巷是贝州城西门外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，原先是西门通往

河滩的石板路，在通往码头主道的左侧，沿着城墙下高低不平的地

形歪歪扭扭地下到河滩去。大概当年修这条石板路是为了方便士兵

到河滩去操练吧，因为下面那数里河滩上的草坪、沙场、卵石滩，本

身就提供了良好的出操、摔跤、射箭场地。人们不时还能在河滩里拾

到古兵器和盔甲什么的。后来大水的行当兴起，捞大水的人渐渐在

石板路两旁搭起原木撑脚、板皮隔墙、杉皮盖顶的木楼。搭房子的人

多了，樵家巷就自然成形。于是，有了一首贝州歌瑶：“樵家巷，半里

长，无砖无瓦无泥墙，多光棍，少姑娘，全部家当不够撑篙扛。”

樵家巷尽头的大河滩是天然的柴草木皮交易所，捞大水的人将

在水中捞到的柴禾自高至低地在河滩上垒起一道道城墙似的柴垛，

卖柴的规矩是从下往上卖，因为贝江河水是捉摸不透的，涨水的速

度比跑马还快，不及时将低处的卖出，大水一来便又回到河里了。

樵家巷每年都要被大水淹，樵家巷的人都不怕大水淹，樵家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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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的人都有自家的小船，平时停泊在河滩边，涨水时就系在自家的

屋子柱梁上，随着水涨收短系船的绳索，等到大水涨到自家屋里时，

小船也收到屋檐下了。樵家巷里住的都是穷人，没有多少东西要收

拾的。他们等水再往上涨时，才不慌不忙地撑船出屋等着水涨船高。

至于那木屋，让水泡泡也是件好事，不但能防止白蚁蛀咬，而且每次

水退时，木板和柱头上总会附上一层河泥，浅黄浅黄的，像涂过一层

无光漆。这对木楼是有好处的。

捞大水的人是盼望大水到来的，只有大水到来才会给他们带来

好运，他们可以到河中去打捞从上游飘来的原木，将这些原木拖到

近处的河滩、河湾里，等洪水退去，然后领着棺材铺老板来估价，遇

上好年景能拖回几十条像样的木头。那么这一年就用不着讨木头木

尾当柴卖，扯杉树皮当瓦卖，这比在街头摆个小烟摊还挣得多。不过

这是拿命到洪水里博的营生，稍不留神让木头闯碎了船撞伤了手

脚，你就是水性再好也得死，捞大水的人有去无回就像上战场有去

难回一样正常。

春汛是全年捞大水最好的时节，头一年在上游砍伐下的木头大

多要在头汛放下来。他们把砍下的木头滚到冲沟里，然后顺着冲沟

集中在小河中，在小河里扎成小木排划到大河边，再组合成几丈宽

半里长的大木排，在大木排上首尾搭上几间小屋，等到第二年洪水

到来，他们就可以撑着木排浩浩荡荡下贝州、梧州、广州直至香港。

这些大木排一般情况下不会失散，捞大水的人很难在它身上打主

意。只有那些来不及组合集中成大木排的小木排和散落在山坡上沟

壑底的木头，山洪一来全都被冲进江里。在山沟里，这些木头还有户

有主，冲进江里谁有本事打捞就是谁的，这已经是千百年来不成文

的规矩。捞大水的人不知道拾金不昧路不拾遗之类的词，只认定“拾

得不算偷得”这个道理。

龚苟的母亲王玉英就是他父亲龚金贵在大水里拾得的。

那一天，龚金贵撑着小船到上游三十里的江面等大水。这是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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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时节捞大水的人经常要等的，就像如今中途乘车人等候在站台上

一样。大水一来他们就去抢洪峰，追木头，得了木头就往近处的岸边

拖，将木头安置好又划船去追洪峰，动作快的把洪峰赶到贝州那宽

阔的大河湾时，能有十个八个来回，也许就得了十条八条大原木，对

于他们来说已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。这天，龚金贵等来了一条油榨

木。油榨木是他们对直径超过五尺的特大原木的叫法，这也许是榨

油用木都得这般大才行的缘故吧。油榨木是捞大水人眼里的黄金，

不但集材多出手快，而且价钱也特别高，有运气捞上一条油榨木，比

捞上二十条行木都强。龚金贵看到油榨木眼睛便发绿了，拼命朝油

榨木划去，小船好几次差点被擦船而过的散木打翻。他全顾不了这

些，对那油榨木穷追不舍，大有不把它弄到手绝不罢休之势。

龚金贵在离油榨木三丈多远处就急匆匆地抛出了软钩。软钩是

用棕绳连着，一头拴在船上一头拴着铁钩的捞大水专用工具。那木

头身大皮厚，铁钩扎不进木里，滑脱了，等龚金贵再次收拾好软钩

时，那油榨木已漂出半里多远。他奋力赶上油榨木，不再用软钩，直

接将船贴到木头上，正要操钩篙向那木头砸去，那木头突然像活过

来似的翘起木尾将他的小船打出两丈多远。这时他才看清那油榨木

的另一头扎着一艘竹篷小船，随着木头一会沉入水中一会浮出水

面，像一只巨大的河蚌紧紧地钳住一条大蛇尾巴。这条油榨木分明

已经伤害过人命。这使龚金贵打了个寒战。他知道这样大的木头不

好驾驭，弄不好会丢了性命。随之又转念一想，干这一行就是拼着命

的，此时的命真不如到手的木头值钱。他猛划船桨，直到超过巨木一

段距离后才猛地一下掉转船头，拾起钩篙，迸住气，狠狠地扎向巨木

顶端。他成功了！钩篙那匕首一样锋利的钩头深深地扎进木端，那木

头也老实多了。他在大木上砸下大马钉，用绳子将小船和木头系在

一起，用小船顶着木头调整方向，引上那片大河滩。

龚金贵就在这时意外地打捞上王玉英。她被夹在船棚和巨木中

间，随着木头一会沉到水里一会浮出水面，早已昏死过去的她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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奄奄一息。她不知道同船的父母怎样葬身鱼腹，也不知道龚金贵怎

样从水中救起她，怎样为她排干腹中的水。当她从昏迷中醒来时，龚

金贵已经将她占有了，她是赤裸着躺在他身边的。对于龚金贵来说，

她只不过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木头一样天经地义地属于他。他们

不需要媒妁，不需要证婚人，不需要摆筵请客，一样能把龚苟制造出

来。

对于王玉英来说，丈夫既是她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是强夺了她贞

操的仇人。她本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，自幼谙熟琴棋书画，特别是

画。父亲特意将她送到名师案下，加之她天资聪慧，悟性极高，很快

就画出一手令名师也咂舌的好画。对于她来说，梦想中的丈夫是可

想而知的了。但命运捉弄人。清廷初倒，她父亲不愿意在乱世的城里

久呆，带上她和母亲要回故里，谁知才出贝州城三十多里就遇上了

洪峰，船躲闪不及一下被巨木撞上了，船家和她的父母落水不知死

活，她则被龚金贵救起又强占为妻。面对着这一切，她本来是该认命

的，不应该产生其他想法。可是龚金贵不是个本分人，让她实在受不

了。

王玉英最害怕的是龚金贵手头有钱，偶尔弄得几个小钱他就坐

不住了，非要到东门沙街赌馆里博运气。如果赢了钱，十天半个月不

归家是常有的事，拉着鸡笼街的婊子花天酒地去。万一输了钱更不

得了了，他会像一条疯狗般狂躁地跑回来翻箱倒柜，将能换钱的东

西全都拿走，比土匪抢劫还荡得干净，根本不管王玉英是否有隔夜

粮。好在王玉英能描绣图，弄针线也能弄出几个钱来，要不早已饿

死。

龚金贵的蛮横是不能干涉的，王玉英为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。

拳脚交加骂爹骂妈是常事，王玉英最受不了的是他那种威胁和侮

辱：“你这条命还是我从水里捞起来的，莫说我回来端点东西，等哪

天老子心血来潮，拖你到妓院卖了，看你可怜巴巴的在街头拉男人

才好。”龚金贵经常这么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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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丈夫对妻子说的话吗？卖身为奴的丫头也比她有地位呀。

王玉英知道，只要呆在龚金贵的身边，这样的灾难迟早会降临下来

的。她等待着时机，要从他的牢笼中逃走，可一直等到龚苟降生还没

有将这个时机等来。

王玉英有了孩子就用不着担心龚金贵赌输了钱将她卖掉，看着

孩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一天比一天可爱，新的担心又一天比一天多了。

新生的小龚苟粉嘟嘟胖敦敦的，圆头圆脸，圆身躯圆手脚，腑身

看着像无数大大小小的圆圈在无规则地晃动。特别是那双大眼和小

嘴，一天不同一天地散发出只有做母亲才能觉察的机灵劲。她预感

到这孩子有着过人的智慧，只要得到良好的教育，肯定会成为一个

人物，一定会光宗耀祖。王玉英真不愿想光宗耀祖这个词，她对龚家

的祖宗一无所知，识一个龚金贵就使她害怕得要命了。如今她担心

的是小龚苟会受到龚金贵的影响。本来龚金贵也是胆量过人脑瓜机

灵的人，可这品行葬送了他。她担心的就是别让小龚苟也葬送在这

种品行之中，为龚苟的成长，她要摆脱龚金贵的心情比什么都强烈。

终于来了机会。那天深夜，东门方向“噼噼叭叭”响起密集的枪

声。东门是官家驻地，只要响枪就没有小事。从咸丰七年李文茂在东

门建起大成国王府以来，每隔三年五年就要发生一次兵乱，虽说如

今已经是民国了，东门枪响的次数、激烈的程度比满清时期还要紧

些。督署分府、县府、旧王府全在东门，贝州人都清楚，凡是东门枪响

就不是小事。

城里的人拖家带口哭天叫地地涌出西门，往码头和河滩流去，

争抢着渡船要到南岸去，他们要暂避在南岸观察形势的发展，以便

及早搬回来。也有人雇船往上游去，上游是大山区，藏身的地方多，

他们这样一避总得有好一段时间才能回来。

龚金贵从醉酒的迷梦中被枪声和涌过门前小巷的嘈杂声惊醒。

愣了一会，问早已醒来正奶着孩子的王玉英：“什么事？”

樵家巷的人不怕兵变就像不怕大水一般，大不了船只被征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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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趁机还能挣几个渡河钱，人们涌出来了，对于樵家巷的人来说，

谁人坐朝廷他们也是捞大水住杉皮房的。邻居不惊王玉英也不惊，

虽然自己早被吵醒了，也不敢叫醒龚金贵省得招他打骂，奶着孩子

别让孩子吵就成。

“东门枪响，城里人要渡河！”王玉英简单地回答，不加任何评

论。

“东门枪响，哈哈哈！”龚金贵一下从床上跳下，扯着衣裤往身上

套，破铜锣般的嗓子里不但有笑声还十分兴奋：“操你娘的，这一天

终于给老子盼来了。”

“他是不是发疯了？别人逃难，他居然绽开了平时的铁公鸡脸，

反常地兴奋起来。”王玉英想。扭过头来问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去哪里？去他娘的发横财罗，抢银库呗！”那话像是开玩笑又不

像开玩笑。他穿好了衣服在板墙夹缝里掏着，不一会掏出一条黑呼

呼的长枪，枪身缠着沉甸甸的子弹带，王玉英这下才感觉到龚金贵

说的不是玩笑。

“城里乱，你不能去！”王玉英劝他说，也从床上爬起来，本能地

封住门口。

“不乱老子去抢什么！”龚金贵撕下刚才兴奋的脸皮，用比平时

还阴暗的表情说：“你懂不懂，十几年前陆亚发起事攻占贝州城收了

库银一百万两呢，我早探明这些银子还在都署府的后库里，从黄竹

巷进去只有一道不高的围墙，老子一翻墙就可以到银库，老子能放

掉这种机会吗？”

王玉英急了。虽说两人不和，他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

亲呀！见他执意要去，她急得跪着堵住门口边哭边求：“你不能去干

那个事，我们不想富贵只求一家平安，你千万不能去，万一有个三长

两短丢下我娘俩⋯⋯”

“叭”的一声脆响，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在王玉英的脸上，龚金贵

狠狠地骂道：“封住你的臭嘴，老子还没出门就说霉话咒我，你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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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，老子从今天开始不用再住樵家巷不用捞大水了，你这个倒

霉的女人不要坏了我的好事，老子等这个日子盼这个日子有多久了

你知不知道？”他边说边从墙缝中掏出捞大水的系绳软钩钢钎等家

伙，看来确实是有所准备的。他回头看了一下，放缓语气说：“你带娃

仔下河守船去，别让人把船拐跑了，老子保准没事的，东门枪响准是

衙门打衙门，当兵的哪里还有心机守银库，要是真有几个卫兵，老子

的枪也不是吃素的。”说着推开王玉英出门往城里去了。

龚金贵一出门，王玉英回到床沿边穿衣服，准备按龚金贵的吩

咐下河守船。可当她一看到床上的小龚苟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新的

念头：有船就有了脚，她可以带上儿子走到天涯海角呀！主意拿定，

她匆匆忙忙地收拾了一些必备的行李，一手抱孩子，一手用撑篙挑

起行李下河滩去。

河滩上逃难的人很多，正像龚金贵讲的那样，已经有人被偷了

船，在河滩上骂咧咧的。她赶到自家停船的地方，见小船还在，才放

下心来。她上了那艘曾经救起她的小船，马上要逃离的决心却动摇

了。她一上船便涌来一群求渡的人，为了少添麻烦，她将船划到河

心，在河中无目的地打圈圈，一直转到天亮枪声停止还下不了要走

的决心。

天大亮了，逃过南岸的人又渐渐返回，远远看去，东门下的码头

也有了很多摆渡的，城里的不算太乱，她想，龚金贵也该回来了。她

回到自己的小板房，房子冷清清的没有他回来的迹像。她逗着孩子，

生火做饭等着龚金贵回来。她不希望龚金贵出事却也不肯为他祝

福。

城里有人出来买柴了，她出门向人打听，来的人说，当铺、店铺

倒有好几家被抢了，没听说银库被抢。王玉英心中一想：龚金贵的目

标是银库，银库没被抢，龚金贵又不见回来，是不是真的出事了？这

时，她竟为他担起心来。听说这次兵变死的人很多，都署府总长的老

婆、孩子、媳妇和卫士都被杀了，当兵的以及来不及逃的夜市生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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